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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4 页。 ）

“羌”最早以文字形式见于商甲骨文中，①曾有学者释
为“羁縻”，②或解为“商人以羌俘虏作牺牲品”。 ③至汉，对
“羌”字的解释增多，如《说文·羊部》：“羌，西戎羊种也。 从
羊，儿羊亦声。 ”《风俗通义》：“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
羊。 古羌字从羊、人，因以为号。 ”可以看出，羌人的主要生
产方式为牧羊， 实际上这也符合商人心目中羌人的概念。
除以上对“羌”字本义考释外，祭祀中羌人也以羊作为主要
牺牲对象。 《北史·宕昌传》、《隋书·党项传》及近现代地方
志、民族学都有大量记录羌人“杀牛羊以祭天”的文字。 甚
至在一些特定场合， 羊还可以替代万物之灵的人
类。④当人生病时，比治病最普遍的方法为“羊替人
命”，也就是用草制成人的模样，让其身着病人的
衣物，牵羊一头与草人一并送到墓地，杀羊焚草，
释比祷告……⑤另外，人死之后，羌人还相信通过
解剖羊，能够准确地了解死者的病因。 ⑥

以上文献、 地方志及民族学对羌人生产、生
活经营方式的考证， 在考古学上也可找到证据。
远在商以前， 孕育着羌文化因子的齐家文化遗
址，即普遍发现用羊胛骨随葬的习俗，如甘肃灵
台桥村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羊、 猪肩胛骨较多，
共有 17 片，均在灰层中发现。 ⑦甘肃永靖大何庄
遗址中出土卜骨 14 块， 都是羊的肩胛骨……此
外，在 F12 石圆圈遗迹旁边，还发现有 3 块未经
灼过的羊肩胛骨……⑧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
墓地有卜骨 3 块， 都是羊的肩胛骨……⑨特别到
齐家晚期，随着一次降温少雨气候异常事件的发
生， 甘青地区经济形态渐变为以畜牧业为主，兼
营小规模农业。 考古发掘证明，以随葬羊骨代替
猪骨已是当时一个明显的变化。 这对于以游牧为
业的羌人来说， 所提供的生存空间更加广阔，文
化也走向繁荣。 继齐家后代之而起的考古学文化
如四坝、卡约、寺洼、上孙家寨、辛店等（族属上属
于羌），它们的经济形态都以畜牧业为主，其所养

对象也以羊为主。 例如在火烧沟四坝文化墓地中，普遍发
现随葬羊骨的习俗。
概而言之，羊不仅在羌人的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而且在宗教祭祀等精神领域也占有神圣的地位。 当
然这一切都需要占相当比例的养羊业得以维持其生产和

经营。 不过羌部落作为一个复杂而古老的社会群体得以
延续和生存，绝不仅仅依靠养羊来保障其运营，这里以两
汉时期史书记载汉羌战争中汉军虏获羌人牲畜的记录，
来参考羌部落的畜产构成：

从畜种结构看羌人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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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汉羌战争中汉军虏获羌人牲畜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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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统计可以看出， 汉军三次所虏获羌人牲畜有
牛、羊，无马；另一次有马，无牛、羊。 此或反映羌人牛、羊
与马是分开牧养的。 在大华中庄遗址中，男人随葬马骨，
女人随葬牛骨，进一步显示出羌人放牧两性分工的明确。
而表中所虏获牲畜几乎全部都有马、牛、羊的记录，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们的畜产构成。
下文主要以马、牛、羊三种动物的属性为基础，通过

与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的比较，分析羌部落独特的游牧
经营模式。
马为单胃室动物，对食物的消化不甚彻底，肉、乳产

量及生殖率低，但其对主人效忠、驯服，移动性强，可作载
物及坐骑之用。 因此，它对于牧民相互之间的信息交流、
躲避自然或人为危机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
牛为反刍性动物，耗水量大，因此水源匮乏的地方不

宜养牛。 牛不易在冰雪覆盖的冬天去觅食，需人力提供草
料，但牛对食物消化彻底，无需长时间、大范围地去觅食，
能较好地保护自己， 牧民所花人力较少。 牛有极强的耐
力，可辅助马在迁徙时以作载物牵拉之用。
羊为反刍性动物，分山羊和绵羊，高乳产量（特别是

山羊），高繁殖率，但由于其喜啃草被根部，对植被资源破
坏严重，而且相较马、牛来说，自保能力差，需大量的人力
来照看。
承上对马、牛、羊三种动物属性特征的简要分析，结

合羌族部落以养羊为主，马、牛辅助性的畜产结构，可以
有如下认识：草原是一个低能量的生态环境。 有学者曾以
牛的饲养来作过统计， 认为 1 平方公里的草场只能喂养
6～7 头牛，在 20～25 年就将耗尽一个草场，而一个草场复
苏则需要 50 年的时间。 汉时的西羌部落所居河谷地带，
本身植被资源匮乏，而其养羊业的偏重，又进一步加剧了
植被的恶化。 另外，羌人马、牛相对作为其辅助性的产业，
造成部落群体移动迁徙能力的降低， 而危机性却大大提
高， 因此固有的草场成为了羌部落之间你争我夺的主要
财富对象，各部落分立，彼此抢夺攻伐，内不能行统一。 正
如《西羌传》里的描述：“种类繁炽……强则分种为酋豪，
弱则为人附落。 更相抄暴，以力为雄。 ”对外，因各部落之
间缺乏彼此间的相互信任及依赖，在对付汉帝国时，他们
都先以“解仇、交质、盟诅”为手段，组建一个松散被动性
的联盟。 而且更重要的是，其缺乏北方游牧部落（如匈奴、
鲜卑）灵活的机动性，在他们与中原帝国之间的掠夺战争
中往往是败多胜少，而外来物资（掠夺）的稀缺，使得各领

导阶层的权威性不高， 更缺乏像匈奴冒顿一般的英雄领
袖式的人物， 这也就是华夏帝国对这样的人群颇有讽刺
味地描述为“无君”。 在调动各部落之间来掠夺中原王朝
的物资或是抵御外来势力入侵时，政令不得统一，往往又
趋于分裂，陷入其内不行统一、外不御强敌的怪圈。 这也
印证了巴菲尔德在其著作《危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
中的说法：“北方草原游牧部落帝国的凝聚， 极依赖他们
与统一中原王朝政权间的互动；一方崩溃，另一方也随之
解体。 其缘由是，草原游牧帝国凝聚需要有外来物资的挹
注，外来物资在游牧政权中的层级分配，可强化各层级的
领导权威。 ”
再来简要分析匈奴和鲜卑两部落的畜产经营模式。从

斯基泰文化中汲取营养成分的匈奴民族，继承了斯基泰人
对马的情有独钟，配种、驯马及其精湛的骑马术和马具的
广泛使用，使其战斗机动性大大提高，同时各部落之间的
政令、信息能够迅速传达。另外，也提高了其躲避各种危机
的能力。在与华夏帝国之间的掠夺战中，往往获益颇丰，对
其掠夺而来的贵重物品（如丝绸）的分配，强化了各领导阶
层的权威性。所以，自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匈奴贵族墓时
有发现， 而西羌部落所谓的贵族墓在这一时期甚少发现。
对比例同样较大的养羊业，其人力资源的不足，匈奴部族
往往通过与华夏帝国战争的手段掠夺来补充，“苏武牧羊”
即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但这也绝不是孤例。
从东北山林狩猎而出的鲜卑民族基本摒弃了北方游

牧民族养羊的固有习俗，以养马、养牛著称，这以《后汉
书》里记载作为参考：汉军由鲜卑那儿虏获的牲畜记录中
只有马、牛，而无羊。 这样的结果，其不再裹足于养羊所带
来的小集团利益， 养马、 养牛其移动迁徙的能力大大增
强，使得鲜卑各部族之间的联系较之匈奴更加团结紧密。
例如鲜卑部落中的慕容部和拓跋部的交流， 其互动不仅
在物质层面， 如拓跋鲜卑标志性的陶器———夹砂敞口长
腹罐出现在慕容鲜卑墓葬中，⑩精神层面亦有体现，如“毁
器”葬俗即为例证。 亦正因如此，这种部落间的频繁互动
使得鲜卑民族的自觉意识大大提升， 为他们后来的强大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也就是为什么匈奴、 鲜卑等民族都能组织强大的

部落联盟甚至问鼎中原，建立王朝，而羌民族却一直未能
崛起的原因。 当然，其封闭的地理环境也是造成羌民族一
蹶不振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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